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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克思关于喜剧的经典定义，喜剧是对

虚幻历史（即失去现实存在根据的历史）的否定

和超越。作为一种精神形态的喜剧，它对历史

的超越和否定，自然是观念的、意识的，而不是

物质的、客观实践的。那么，这种精神形态的喜

剧又是怎样与文明历史发生具体的否定性关系的

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进一步具体分析历

史的基本结构形式。

一、历史的基本结构形式

历史自身并不呈现为一个静态的平面结构，

而是一个复合的立体结构。它可从表里分解出

性质不同的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浮现于表

层的物质实体，它主要是由具有一定的物理性

能和使用功能的生产工具构成的（其中包括积

累起来的生产和制作工具的工艺和技术资料），

马克思称之为历史基础或生产力。它是历史的

骨架，此为历史存在的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

面上出现的是物质实体的社会化形式，具体地

体现为文物、制度、典章、礼、乐、刑、政之类，

它具有物质和精神相混的性质，马克思称之为

悬浮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第三个层面

内在于历史的基础和上层之后，具体地显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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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与历史的主流或正统意识形态发生直接的否定性关系，因此，它具有反主流意识形态的

性质。它以去遮蔽、穿破幻想与假象的方式去解构异化的正统意识形态。喜剧通过直接破

除和解构正统意识形态的虚幻表象，以否定的方式将自身显现为讽刺；喜剧通过克服有限

自我的内在分裂和矛盾，超越有限，通达无限，在历史幻想和异化理性的破灭处揭露出自

由生命的本源大体，从而以肯定的方式将自身显现为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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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意识、哲学、宗教、法律、道德等观点和

观念，即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是

由社会存在决定的，它与上层建筑贴得最紧，

但推其终极根源，它不是上层建筑的直接产物，

而是历史表层的物质实体的产物，是经济基础

的副产品或内化物，它像从海绵中挤出来的水

一样，是从物质中压出来的东西，是完全被第

一性之存在所决定了的东西。

喜剧到底是与历史结构的哪一个层面发生直

接的联系呢？不是与基础和上层，而是与其里层

的意识形态发生直接的否定性关系，喜剧直接否

定和解构的对象是历史的内化意识——与上层建

筑相适应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主流或正统社会意

识形态。所以，喜剧不属于主流意识形态范畴，

相反，它具有反主流意识形态的性质。

二、喜剧与历史的否定性内关联 

及其形而上根据

喜剧的反主流意识形态的性质，规定了它与

历史的内在联系的否定性。也许有人会问，喜剧

也属于文化意识范畴，既然它与其他样式的意识

形态共存于意识范畴，为何具有反主流意识形态

的异质呢？这是因为二者虽然共在共存但又不同

体同源。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源和本体，马克思把

它说得一目了然，无须赘言，而喜剧意识的根源

则不在历史本身，更不是由什么社会存在或经济

基础决定的，它直接通根于历史之上、之外的自

由生命。生命的大体就是喜剧的原始根据和本体。

它与天地自然同体，邈远无极，如果说历史是有

始端的，那么生命的本源和本体是没有始端的，

因为它不是某个人的理智所能验知的。对于它的

把握只能诉诸先验悟性和直觉，而不能诉诸经验

理性和逻辑判断。

所以，觉悟和洞明生命本体的直观主义哲

学，是喜剧意识最牢固的认知基础，它揭示着

喜剧意识存在和显现的先验理性根据。这是喜

剧与哲学所发生的直接的肯定性关系。根据常

识，哲学属于意识形态。既然如此，喜剧的反

主流意识形态性质又从何体现呢？这个问题的

答案是这样，自从人类存在分化出文明历史之

后，人类原始的混沌自然存在便一分为二：一

为文化或文明，一为自然，前者是物化的、异

化的，后者则是本真的、原始的。由此而形成

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哲学：一种是由文明历史

派生出来，并为异化存在辩护的哲学，一种是

直接显现本真性命并为生命的本真存在辩护的

哲学。前者为文明历史所肯定，所容纳，属于

正统意识形态范畴，后者则为异化的文明历史

所排斥，它往往被排挤出主流文化或正统文化

的范畴，因而沦为非主流、反正统的异端文化。

这个分别可以推广到一切形态的意识：为异化

的存在辩护的——一切形式的文化意识（包括

道德、伦理、法律、宗教和艺术等），都属于

正统意识形态范畴，它们都具有歪曲和遮蔽本

真存在的异化性质，因而具有法定的正统性和

权威性；由本真生命直接显现出来的一切样式

的文化意识，不仅仅是哲学，还有道德、宗教、

政治和艺术等，都属于反正统的异端文化，都

具有非正统意识形态或反正统意识形态的性质。

喜剧与正统意识形态发生着否定性关系，与反

正统意识形态发生着肯定性联系。揭示生命本

体的直观主义哲学属于反正统意识形态，因此，

喜剧与之形成直接的肯定性关系。喜剧与文化

意识的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关系或联系，贯穿整

个人类喜剧发展史。

三、喜剧解构正统意识形态的基本方式

喜剧又是怎样去否定和解构正统意识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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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它是以去遮蔽、穿破幻想与假象的方式去解

构正统意识形态的异化性质的。

正统意识形态实质上是人的内在意识的异

化，它具有颠倒错乱的悖谬性质，其异化的根

源在于历史本身，是历史的异化引出或导致了

意识的异化。历史的异化首先集中体现为主体

的颠倒错乱。历史原本是人所创造的，人是历

史的主体。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在正统

意识形态中一直得不到明证和确认。相反，正

统意识形态捏造出与之截然相反的假象，历史

生产着人，决定着人，这观点经马克思精密演绎，

竟被视为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但是颠倒过来看，历史是由千百万名不见经传

的小小老百姓创造出来的，这个事实似乎是马

克思主义所承认的，但马克思博大精深的经济

学和社会历史学说，并没有充分证明这个历史

真相（像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一样，

马克思的思想也充满了矛盾，他的科学实证主

义方法和政治立场，经济学和无产阶级革命学

说，往往是相互对立，不可统一的，他中年以

后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青年时期是一位

热情的人本主义者。他同情工人阶级的立场，

他的革命学说和人本主义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相反，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人创

造历史”这一命题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马克思

眼中的群众虽然在历史中占有某种地位，他们

被规定为生产力的组成要素，但他们终究被现

在的物质实体所决定，因而还是没有任何主体

性的芸芸众生。他们被历史和社会共体吞灭了，

其存在被历史的代表——历史上少数统治者的

存在遮蔽了。历史的主体因此而被颠倒错乱了。

中国军事史上有许许多多辉煌战例和战争奇迹，

如齐鲁长勺之战，齐魏马陵之战，秦赵长平之战，

楚汉垓下之战，魏吴赤壁之战，秦晋淝水之战

等，每一次大战都有成千成万的无名英雄献出

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这些奇迹无疑是用无数的

普通士兵的生命创造出来的。可是古往今来所

谓的历史拒不承认这一事实，我们看到的是寥

寥可数的几个军事家的名字，曹刿、孙膑、白起、

韩信、诸葛亮、周瑜、谢安等，创造军事奇迹

的真正主体被偷换成名将、军师、都督、元帅，

大量的桂冠和赞誉都堆积到这些“代表”的头上，

用他们头上的光辉灿烂的顶戴来镇压和掩埋大

地之下无以数计的战死士兵的冤魂。秦王朝滥

征徭役，千百万劳工被调集一处，筑长城，修

公路，建高殿，动用了一帮书生，整理文字，

修订宪章，经过大众的共同努力，在政治、经

济和文化各个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历史上

用了几句话概括了秦王朝的伟大事业：“书同

文，车同轨，行同伦。”［1］并把这功劳记在

嬴政的历史流水账上，秦始皇成为这不世之功

的创造者和拥有者，他头上的赫赫王冠埋没了

千百万创造者的功绩和名字。这些被埋没了的

众多英魂永远被后人遗忘了。正统意识形态专

门为这虚假的历史主体来正名，确认和确证他

们存在的正当性、合理性和神圣性，美其名曰

天子、明君、忠臣、良将、圣人、贤达，把他

们规定为真正的人，合乎某种道德标准的人。

同时否认、剥夺真正的历史主人存在的合理性

和正当性，污蔑他们是乱臣贼子、盗跖、草民、

贱民、小人，把他们列入非人的范畴。古代奴

隶制法典就不承认奴隶是人，现代资产阶级政

治经济学也不把游离于资本范畴之外的失业者

看作真正的人。其实这些被压在下面的力量托

浮起来的少数统治者，社会的代表，其存在是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

人民出版社，1964，第 1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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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不正当，极不合理的。他们是靠盗窃和剥夺

主人的生命来维持自己的生命的窃贼，其生命

和存在是虚假的，空虚的。一旦停止了盗窃和

掠夺，从被盗主人那里输入的血液就立即枯竭，

他们就会顷刻死亡。可是正统意识形态偏偏要

颠倒、歪曲这一历史真相，本来是被压服、埋

没着的无数普通老百姓对少数统治者有再生之

德，是他们把生命赐予这些蟊贼的，可是写在

历史里的少数统治者或肉食者却成了老百姓的

父母，一国之君生育万民，这是无可怀疑的，

连一个小小知县也成了什么父母官，仿佛一县

之民的生命全都掌握在他手中，都是为他们的

虚幻存在来正名分，维权利的，都在颠倒、混

乱着历史的真相，制造着统治者存在的虚幻表

象，都以不同形式的观念将统治者的空幻存在

表现为合理的存在，并以此来遮蔽创造历史的

真正主体的存在。

这样一来，由正统意识形态所确证的历史的

存在，人的存在，人的生命都具有颠倒错乱的性

质。历史的主体被确证为虚无，历史的窃贼却被

确认为历史的主人。本真的存在被表现为非本真

的，非本真的却被显现为本真的；本真的人被判

定为非人，虚幻的人却被判定为真人或圣人。由

此延伸出来的一切真理和价值形态——是非、真

假、善恶、利害、美丑——都具有颠倒错乱的性

质，被正统意识形态裁定的真、善、利、美，其

实是它的反面——假、恶、害、丑；被正统意识

形态认定的假、恶、害、丑，也应颠倒过来从反

面看，它的真相却是真、善、利、美。这就是正

统意识形态异化性质的集中体现。历史对人异化

最深的不是表层的物质实体的机械压迫，而是内

化了的正统意识形态对人心的扭曲和迷乱：它以

颠倒错乱的虚幻表象诱骗、迷惑被统治者，使他

们遗忘了本真，认假成真，认贼为父，永远俯首

帖耳、心甘情愿地当牛做马。

四、喜剧解构正统意识形态的基本类型

喜剧意识以内在直观的方式照明了被遮蔽着

的本真自我，并将它的真相明明白白地揭示出来，

昭显于光天化日之下。人的本真存在一旦显现为

自由自觉的自我意识，正统意识形态所制造的关

于存在的种种虚幻表象和假象随之被揭穿刺破，

它所确证的合理的权威性存在随之在意识中哗啦

啦垮下来，它所留下的阴影和尘埃像风吹云散一

样消失殆尽，它对心灵的异化性遮蔽被彻底消解

了。它所造成的颠倒错乱被拨乱反正了。在此，

喜剧意识最终实现了它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批判和

否定。这一批判否定功能的具体显现形式便是美

学上所说的讽刺。

正统意识形态所引出的另一个严重的异化

性后果是心灵的内在分裂。这种分裂的根源在

于历史自身的异化性质：自从历史产生的那一

天起，人类存在便分裂为本真和非本真两个方

面。随着存在的分裂，心灵也被一分为二，原

来浑整的自我意识被分裂为自我肯定意识和自

我否定意识，前者通根于本真生命，后者则为

历史和现实所决定，为正统意识形态所异化。

正统意识形态不断地强化着自我的否定意识，

以此来巩固虚幻的社会共体，更有效地否定人

的本真生命，对抗那显现本真的自我肯定意识，

不断地加深心灵的内在分裂。历史越是向前发

展，人类精神的分裂就越厉害，裂痕越来越深，

裂口越来越大。时至今日，它已成为人类共通

的文明病：每一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感染上了精

神分裂症，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忍受着隐伏

于心中的两头蛇的咬啮，陷入深深的痛苦中。

狄德罗在其杰作《拉摩的侄儿》中通过拉摩的

侄儿这一艺术典型，淋漓尽致地集中表现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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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明史所造成的自我意识的分裂。拉摩的侄

儿是个无赖，统治阶级的帮闲，他因此而变得

低三下四，任人作践；但在另一面，他又显得

坦率耿直，无情地唾骂、鄙视醉生梦死的上层

社会。在他身上，才智与愚蠢，高雅与庸俗，

疯狂与沉静，正确思想与错误观念，卑鄙低劣

与光明磊落奇怪地融为一体。“他把三十个曲

子，意大利的，法兰西的，悲剧的，喜剧的，

各种各样的，杂乱混合在一起，一会儿唱着深

沉的低音，他好像降落到地狱底下，一会儿又

高唱起来，用了假嗓，他好像把高空撕裂一样，

一面还用步伐、姿态和手势来模仿着歌中的各

种人物，依次地露出悲愤、温和、高傲、冷笑

的表情，一忽儿是一个哭哭啼啼的年轻姑娘，

他扮演出她的一切媚态；一忽儿成了一个教士，

一个国王，一个暴君，他威胁着，命令着，发

着雷霆；一忽儿他又是一个奴仆，百依百顺。

他沉静，他悲恸，他叹息，他笑。”［1］他不受

现成道德观念和固定的善恶观念的束缚，他厚

颜无耻，但又坦然无忌地叙述他以怎么无耻下

流的手段强奸一个少女，公然表白说：“我叫

德行的东西你叫作邪恶；而我叫作邪恶的东西

你却叫作德行。”［2］黑格尔把这种分裂意识认

作人类精神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并认

定它是与法国大革命以后的近代史——资本主

义历史相对应的精神现象，此见不乏真知灼见。

这种内在精神分裂型人物，在西方现代派文学

中频频出现。例如冯尼格的《黑夜母亲》中的

主人公小霍华德·坎贝尔，他也是一个自我分

裂型人物，他身上也有两个自我，一个是“在

内部深藏着的一个极好的、真实的、在天堂造

就的我”。［3］另一个是作为自身行为的总和、

他的生活所是的我，前者是内在的真实然而不

是现实的自我，这两个自我相互对立和背反，

竟至于不可理喻的地步。当坎贝尔把现实的虚

幻关系作为自己的本质而苦苦追求时，他成为

真正的现实的人，而当他占有了现实的本质的

时候，他却从内心深处伤害着他真正的人的本

质，他陷入这种内心矛盾中不能自拔，最终被

它推向死亡，以软弱的自杀了却一生。类似于

坎贝尔这种内在性自我分裂，在中国历史和现

实中也比比皆是，中国历史上有节操的知识分

子大多是自我分裂型人物，如竹林七贤、扬州

八怪等。所以，坎贝尔不仅是全面异化了的现

代西方文明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也是整个人

类文明史之异化情状的生动而集中的体现。

喜剧的功能不仅仅在于单纯地批判和否定，

更为重要的作用是它对自我本真的全面肯定，

扬弃生命的有限，通达和占有生命的无限。当

自我分裂为相互对立、抗争的两种片面性存在

之时，自我意识便局限于这种僵硬的内在性冲

突中不能自拔，这种有限的生命是极不自由的。

在这种情况下自我否定意识无法改变自身被外

部力量所决定的命运，因而无法超越有限。自

我肯定意识也不能牢固地占据它自己的地位，

反而经常向着对方转化，于是双方不断地换位，

流转不定，囿于有限而不能超越有限。缘何如

此？这是因为：这两种有限的自我意识是在历

史的存在范围内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的，都显

现为片面的理性或理智，理性是对立双方的统

一性根基，因而对立的双方谁也不能彻底否定

［1］［法］狄德罗：《拉摩的侄儿》，江天骥译，商

务印书馆，1981，第 92 页。

［2］［法］狄德罗：《拉摩的侄儿》，江天骥译，商

务印书馆，1981，第 68 页。

［3］［美］查尔士·B·哈里斯：《文学传统的背叛者——

美国当代荒诞派小说家》，仵从巨、高原译，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第 66-67 页。



23

喜剧与历史

谁。喜剧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解构正统意识形态

的虚幻性和异化性，首先是因为它有一个不可

动摇的存在根基——它所通达的先于历史而存

在的——生命本体。其次，是因为它自身直接

显现为超理性的直觉和情感。它是以显现本真

的情感有效地解构理性的。当喜剧彻底破除了

正统意识形态的虚幻表象之后，自我的否定意

识也随之而消解了。随着理性的破灭，陷入有

限分裂和对立的自我存在的根基也彻底瓦解了，

有限自我从理性领域过渡到超理性领域，直接

体现为痛苦和愉悦两种情感。这两种情感都是

有限的，因而彼此都不能转化对方，涵摄对方，

实现统一。此时的自我仍然不能彻底弥合内在

的分裂，不能超越有限，完满地归复本真，实

现自由。因此，喜剧意识仍须从这种有限情感

中超拔出来，将自身提举、升华为无限的情感。

这种超越有限的情感，净化掉有限情感的痛苦

杂质，显现为焕发着智慧之光的纯粹愉悦，现

身为声通九天的爽朗大笑。这愉悦显示着分裂

了的自我已经愈合如初，自我的异化和外化已

被收复，自我生存完全恢复了本真，这笑声揭

示着自我圆满地享有了本真生命，通达了生命

的本源大体，内在地自足而圆满，实现了生命

的真正自由。在这种圆满自足的自由状态中，

喜剧性主体自由地出入升降于有限与无限之间，

自由地戏弄、嘲讽自我存在的有限性缺陷和丑

陋，随心所欲、酣畅淋漓地取笑人类历史中一

切荒唐悖谬的人生世相，并善意地将人类所经

历过的一切乖舛和错误，容摄于自身，将它转化、

升华、提升为自身的肯定性存在，“开口便笑

笑世上可笑之人，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这便是喜剧的高级形态——幽默。

综上所述，喜剧通过直接破除和解构正统意

识形态的虚幻表象，以否定的方式将自身显现为

讽刺；喜剧通过克服有限自我的内在分裂和矛盾，

超越有限，通达无限，在历史幻想和异化理性的

破灭处揭露出自由生命的圆满大体，从而以肯定

的方式将自身显现为幽默。讽刺是喜剧与异化历

史发生直接的否定性关系的显现形式，幽默则是

从讽刺那里提升起来的，没有讽刺就没有幽默，

幽默中涵摄着讽刺。所以，幽默的原始根基虽然

具有超越历史的先验存在性质，但毕竟还是在历

史的某一中断点上最终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

幽默与历史还是发生着间接的关系。这就是喜剧

与历史相联系的全部情形。

［魏久尧  延安大学文学院］


